
动车极速向前行驶着，我斜靠在卧铺床头
的软垫上，把头随意倚着，微眯着眼，身体的疲
乏在此刻得到舒缓。第一次坐动卧，倒是比普
通卧铺平稳许多。起身拉上床板与过道之间
的床帘，又重新躺下。

走廊顶上的灯光透过床帘的缝隙落进来，
让人倍觉心安。四周逐渐安静了，被兴奋抑制
的困意随着周身的舒适全面来袭，
眼睛酸涩迷离，我低头看了下时间，
凌晨两点半。往常的这个时间，正
是我肆意酣睡之时。偶然间生物钟
的打乱，像是给身体来了个急刹车，
来不及调整，一时间情绪此起彼伏，
百感交集地堆叠着，竟生出一种别
样的感觉。

放任它们喧闹，不去理会，我仰
着头，静静地凝视窗外。远处的月
亮高高地悬挂着，半弯的轮廓明亮
无瑕，时而露在外面，时而躲进云
里，此时还未到月圆之夜，却格外地
皎洁。“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许是知道我马上就要到家了，连月
亮都多了一抹清辉，照着无垠的旷
野，洒下银白色的柔光，抚慰我这个
夜归人，因舟车劳顿而疲惫的身心。

春运高峰期的归途，总是需要
激情加持的，抢票、赶车、熬夜、换
乘，其中的每一步，都靠着一颗似箭
的归心支撑着。

在铺上歪了几十分钟，疲劳感
褪去一些，我拿起手机打开地图，图标距离目的
地越来越近了，刚平复的心情又慢慢沸腾起
来。车厢的另一头，列车员开始逐一提醒乘客
起床，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他的声音轻轻地，
还带着一点乡音，遇到有乘客尚未清醒，又耐心
地返回去再提醒一次，让他们站起身来醒醒盹
儿，以免睡过站。

轮到我时，未等他开口，我便主动拉开了
窗帘，迎面看到这位列车员，他个子不高，胖胖
的样子很有亲和力。他看着我，脸上浮现出一
抹微笑：“看样子你没睡啊，起来收拾收拾吧，
马上到站了。”我礼貌地回复说：“是，许久没回
家了，有点睡不着。”他笑着点点头，走过我身
边，轻轻地帮我把行李靠边放了放，手指着前
面的方向：“等下从那个门下车。”就继续叫醒
后面的乘客去了。

我站了起来，拉着行李箱，朝着列车员所说的
车门口走去。慢慢地，列车开始减速，我的身后多
了几个人，音响里传来播报员甜美的声音，列车到
站了。我裹紧了衣衫，顺着客流，向出站口走去。

凌晨四点的高铁站，人影不绝。
太久没回来，我对从市里回农村的路线已是一

无所知。父亲得知我黎明到站，坚持要提前到车站
来接，然后计划在市里的房子待上几个
小时，等天亮后再一起回老家。他频繁
地提了几次，都被我制止了，我不愿他
来回折腾，要起大早，影响他休息，于是
果断拒绝，选择自己坐车回去。

外面天气寒冷，我便推着箱子，走
到了进站口，里面零星有几个乘客在
门口站着。看到一个女生旁边有个空
座位，我便走了过去。女生热情地跟
我打招呼，简单的寒暄后，我了解到她
跟我是同县，在上海工作，也是连夜倒
车赶回来的。人在囧途的相似经历，
轻松拉近了两个陌生人之间的距离。
“不好意思，我想问下，这附近有

没有卫生间啊？”听罢，她立马指向了
不远处的一个地下商业区，告诉我那
里有。因为要走大楼梯，女生说她可
以帮我看着行李箱。

等我回来，那个姑娘竟站在楼梯
口等我，她依旧热情地跟我聊天，商业
区里漆黑一片，她怕我一个人会害
怕。我推着箱子，打算去广场的另一
侧等着，她见我要走，抬头叮嘱道：“别

走远了，天还没亮呢，有事情就过来叫我。”
我对她用力地点了点头，转身的时候，身上竟

没那么冷了。她虽是陌生人，却如同相识的人一
般，给了我温暖，正如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叫做“家
乡”的城市，给予我的那种踏实感，即便是在夜里
行走，也并不会感到害怕。

天蒙蒙亮了，东方既白，深蓝色的夜空，被升
起的太阳一点点晕染，晨光破晓，向远处散播着希
望。我站在红色圆形地标建筑旁边，透过中间框
架的缝隙，凝望远处逐渐暗去的月亮。月亮眺望
朝阳，自然交替呈现出的绝美颜色，令人惊艳！

坐上回村的公交车，听着车里熟悉的乡音，心
里顿觉十分亲切，司机师傅问我到哪里下车，我清了
清嗓子，用久违的、尽量标准的方言大声回答了他。

不多时，车开了，而我的心早已飞远，飞向了
正在家迎接我的父母身边！

一

事实上，落雨雪自己都可以感受到她个性的
优柔寡断，在面对哪怕一件小事的决定，她都要
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她身上似乎有两个灵魂附
体，一个说：可以，就这样定了；另一个说：孤身一
人，这么远的路程，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吗？

落雨雪工作之余，喜欢写诗，并加入了当地
作协。她的诗歌在容城举办的诗歌征文活动中
荣获二等奖，主办方打来电话，邀请她参加颁奖
典礼，并提供吃、住，报销来回车费。

落雨雪喜欢离家出走的感觉，这意味着可以
或多或少收获一些灵感。落雨雪的个性有如她
的名字，雨夹杂着雪，雪夹杂着雨，矛盾、混乱。
她的心思缜密，思绪有如一只只蚕吐出的丝，绵
长而又悠远。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刻，落雨雪就在
憧憬自己即将面临的一次远行。

而当落雨雪冷静下来的时候，内心又开始犹
豫了，她担心自己不敢独自出远门。当然，她并
非从没出过远门。她也时常和同事、朋友一起到
外地学习或旅游，即便私人活动，也有老公
蒋彬彬陪同，出门在外的大小事务，都无需
她操心。正因为平时外出都有同伴，以至
于当需要她形单影只地去参加颁奖活动
时，她的内心犹犹豫豫七上八下了好多天。

想到即将面临的种种未知状况，落雨
雪为自己设置了无数障碍，而设置这些障
碍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她不去参加颁奖
典礼找借口。放心不下的还有蒋彬彬。蒋
彬彬太了解落雨雪了，在他眼里，落雨雪简
直就是“路痴”，走路不分东南西北，遇事莽
莽撞撞。因此，妻子准备一个人千里迢迢
去领奖，蒋彬彬不放心，他对落雨雪说：“你
自己出远门，我不放心，还是别去了吧。”落
雨雪原本心里就举棋不定，听老公这样说，不去
参加的理由更充分了。

但落雨雪似乎又心有不甘，第二天到办公室
时，和同事说了此事，同事纷纷表示祝贺，当得知
她不想去参加颁奖典礼时，都说她傻，有这么好
的机会都不去。同事说，以前我们还可以借着外
出学习、调研的机会，顺便游山玩水，最近这几
年，每次出去都是带着一身任务，时间被安排得
满满的，想抽空溜出去几乎不可能。同事七嘴八
舌，建议落雨雪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落雨雪
原本平静下来的心湖，被同事们投掷了小石子，
泛起了阵阵涟漪。

晚上，落雨雪忙完一切，打开电脑登录QQ，
电脑右下角的企鹅图标欢快地闪动着，有人给她
发消息了。果然，落雨雪收到了哈尔滨文友冬大
雷的消息，他们同在一个文学QQ群。有一次，落
雨雪在群里说了几句话，冬大雷主动加她为好
友，两人曾无关痛痒地聊过几句，此后便再也没
有联系。这次，冬大雷给落雨雪发来消息，说他
看到落雨雪诗歌获奖了，他也同样获得二等奖。

这之后，落雨雪每天都会收到冬大雷的消
息，QQ上显示的时间，经常在夜里十二点左右。
落雨雪的生活作息很有规律，晚上十点半睡觉，
早上六点起床。冬大雷是自由职业者，随意熬
夜，哪怕第二天早晨从中午开始。

冬大雷问落雨雪，要不要去参加颁奖典礼。
落雨雪说，还在犹豫。冬大雷说，他也还没决定。
过了几天，冬大雷又发来消息，说可能会去参加颁
奖典礼，他让落雨雪也去参加，两人可以见见面。
落雨雪仍然回复说到时再看。再过了两天，冬大雷
告诉落雨雪，他决定去参加了，顺道去看看那边的
朋友，对他来说，每一次旅行都会给他带来不一样
的收获，或者异地他乡的景致，或者风土人情等，让
他长了很多见识，他让落雨雪一定也要参加。在冬
大雷的说服下，落雨雪答应了。

二

落雨雪拉着行李箱走出火车站时，看到一个
男人在向她招手。男人穿牛仔裤、T恤衫，国字
脸、平头，落雨雪见过冬大雷的照片，是他没错。
在出发之前，冬大雷看出落雨雪内心的担忧，善
解人意地对落雨雪说，他会买早点的车票到达，
然后在火车站等她，两人再一起前往目的地。落
雨雪听了很感动，冬大雷趁机说，落雨雪，发张照
片给我看看吧，免得到时认错了人。落雨雪笑了
笑，挑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

这下，两人认出了彼此，落雨雪和冬大雷打
了声招呼后，两人边走边聊，走到车站外面打
车。冬大雷大致跟落雨雪说了线路，他们打车到
汽车站坐大巴到容城后，再坐公交车或者打车才
能到达下榻的酒店。落雨雪听了，心里嘘了一口
气，这车倒的，出来一趟真是不容易啊。庆幸的
是，有冬大雷带路，倒是少了很多麻烦。

一个下午，他们都在倒车。傍晚六点半，才到
达下榻的酒店。冬大雷跟活动负责人黄先生联系，
黄先生对冬大雷说，请在大堂稍等片刻。十几分钟
左右，黄先生兴冲冲地走了进来，核对了冬大雷和
落雨雪的名字，然后到前台登记房间号，落雨雪正
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时，听到黄先生问冬大雷：“你
们两人是开两间房，还是一间房？”黄先生持着很重
的本地口音，落雨雪一下子没听懂，他看到冬大雷
愣了一下，待反应过来，赶紧回答道：“两间房。”落
雨雪对黄先生的话颇为反感，心想，莫非社会风气
已经浮躁到了一男一女在一起，就要开一间房的地
步了？落雨雪看到冬大雷脸还红着，假装没听到黄
先生的问话，没给予回应，她接过黄先生递过来的
房卡，和冬大雷一同乘坐电梯到了客房。

落雨雪的房间号是1211，冬大雷是1212，在落
雨雪的对面。冬大雷打开房门，对落雨雪笑了笑，
说，休息下，待会儿吃饭时我来叫你。落雨雪点了
点头，打开房门，把行李箱拉进房间，随手关上门。

七点整，落雨雪接到黄先生的电话，说到大
堂集合准备出去吃饭了。落雨雪挂掉电话时，门
铃响了起来，她猜想是冬大雷来找她了，她整了
整衣服打开房门，看到冬大雷站在门口正冲着她
笑。落雨雪跟着笑了笑，两人一起乘坐电梯来到
大堂。吃饭的地点离酒店不远，走几步就到了。
这次来参加颁奖典礼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
多名诗人，落雨雪快速地扫了一眼，没一个认识
的，要说最熟悉的，非冬大雷莫属了，两人自然在

一张餐桌上挨着落座。大家边吃饭，边聊天，不
知谁提议说有必要相互认识下，大家先是自我介
绍，落雨雪竖耳聆听，都是陌生的名字。席间，他
看到冬大雷和隔壁的一位男士聊得火热。

餐毕，冬大雷指着隔壁那位男士，向落雨雪介
绍道：“这位是我老乡，著名诗人林永华。”落雨雪笑
了笑，说：“我有个朋友也叫这名字，所以您的名字
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林永华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三
个人边聊边走出饭店，林永华提议到街上逛逛，顺
便买点当地特产。冬大雷看着落雨雪，调皮地说：
“落雨雪去我就去。”林永华看着落雨雪，心照不宣
地笑了笑。落雨雪捕捉到了林永华的笑容，那浅浅
的笑容似乎意味深长，又似乎蜻蜓点水漫不经心，
但那笑容却已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落雨雪无视冬
大雷的玩笑，对林永华说：“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啊，
我也正有此意，刚想说出来呢。”冬大雷恢复了正经
的表情，说：“这个提议好，我也想买点特产回去。”
三个人边说，边走进一条灯光璀璨的巷道。

容城盛产藕粉，冬大雷和落雨雪各自买了一
袋，林永华抢着要帮两人买单，被委婉地谢绝了。冬

大雷在买单时，看着落雨雪说：“我一起付了吧。”落
雨雪执意不肯。三个人走出特产店，冬大雷看着手
里的袋子，说：“不知道这藕粉里有没有送碗？”落雨
雪“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冬大雷愣着没反应过来，
林永华顺势讲了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到店里吃牛
肉面，问老板，牛肉面里面怎么没有牛肉？老板瞪了
他一眼说：‘你买老婆饼有送老婆吗？’”林永华话音
未落，落雨雪已是笑得花枝乱颤，冬大雷才反应过
来是在说他，跟着“嘿嘿”地笑了起来。

他们在街上逛了一圈，慢悠悠地走回酒店，
他们边走边随意聊天，关于诗歌，关于生活，关于
热点新闻。当他们路过一家排档时，从里面传来
猜拳行令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这个声音更
是引人注目。林永华驻足，对落雨雪和冬大雷
说：“我们一起喝几杯吧。”冬大雷爽快地答应
了。落雨雪想推辞，又觉得不好意思，说：“我不
会喝酒，你们喝吧，我陪你们坐坐。”

话是这样说，酒上来时，落雨雪抵挡不住两
个男人的热情，跟着喝了几杯。几杯酒下肚后，
冬大雷提议三个人玩骰子喊点数，输的人罚喝
酒。落雨雪没玩过，跟着他们喊了几次，居然赢
了。看着林永华和冬大雷被罚喝酒的样子，落雨
雪开心地笑了起来。

等落雨雪渐渐摸清喊骰子的规律时，她才知
道，她每次都能赢这两个男人，其实并非她运气
好，而是两个男人心照不宣地让了她。比如落雨
雪喊了一个数之后，他们可以喊“开”，此时，落雨
雪输的概率会很大，但为了不让落雨雪喝酒，他
们都接着喊下去，最后不是林永华，就是冬大雷
喝酒。落雨雪得知后，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啤酒一喝，上洗手间的次数就多了起来。林
永华上洗手间的空当儿，他们暂停游戏，落雨雪和
冬大雷漫不经心地聊天。落雨雪正说着话，看到冬
大雷炯炯有神的一双眼睛满含深情地看着她，落雨
雪被看得浑身发烫，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林永华从
洗手间走出来，冬大雷这才收回火辣辣的眼神。

喝酒的顾客渐渐散去，猜拳声消失在小城黝
黑的街道上，落雨雪看了看时间，已经零点过了，她
示意两个男人说：“我们该散了吧，明早还要参加颁
奖典礼呢。”林永华看了时间，“呦”了一声，惊诧道：
“时间过得太快了，马上凌晨一点了。”在林永华的
提议下，三个人相互加了微信，大家喝完杯里的酒，
林永华抢先买了单，三人一起往酒店走去。

林永华因为早到，安排住在11楼，电梯快到
11层时，林永华对落雨雪和冬大雷道了声“晚
安”，走出电梯。落雨雪目送林永华的背影，那背
影虽然单薄、瘦弱，却透出一股坚毅以及难以言
说的潇洒。电梯门很快关上，并上升到了12层。
两人走出电梯，落雨雪走到自己客房，她拿出房
卡开门，和冬大雷道了声“晚安”后，进了房间。

夜已深，落雨雪奔波了一整天，感到阵阵倦意
袭来。她走进淋浴房冲洗，这时，座机清脆地响了
起来。落雨雪猜想是冬大雷打来的，从一开始，落
雨雪就感受到了冬大雷不一样的热情，这热情的背
后，是否隐藏着某种意图呢？电话铃声接连响起，
落雨雪不紧不慢地冲完澡出来，铃声戛然而止，落
雨雪躺在床上，正想关机睡觉，看到微信有一条未
读消息，是冬大雷发来的：“落雨雪，你睡了吗？我
想和你聊聊。”落雨雪回复道：“今天很累，想睡了，
改天吧。”发完消息，落雨雪等了片刻，没收到信息，
她也不管那么多了，关灯躺下。

躺在床上时，落雨雪的脑海中浮现出林永华
的样子。林永华沉稳、冷静、睿智，给她留下了很好
的印象。不知此时林永华睡了吗？落雨雪打开微信，
给林永华发了消息：“睡了吗？”消息发出后，落雨雪
等了大概五分钟，微信没动静，正准备睡时，手机却
“咚”地响起声音，是林永华发来的：“还没呢，不知
道这房间怎么这么多蚊子，吵得没办法睡。”落雨雪
莫名地替林永华着急，她出主意道：“把空调温度调
低。”林永华回复：“已经调很低了，此时的我正躲在
被窝里瑟瑟发抖。”落雨雪看了，忍俊不禁。

三

颁奖典礼分批进行，他们三个人分两批上
台，落雨雪和林永华一批，冬大雷在另外一
批。落雨雪上台时，交代冬大雷帮她拍照。上
台时，她特意和林永华站在一起。

掌声、闪光灯，落雨雪感受到了诗歌的魅
力。落雨雪捧着获奖证书，沉甸甸的木制牌
匾，刻有活动主题的图案和文字，雕刻精细、色

彩鲜艳，看得出主办方对此次征文活动的重视。
等到冬大雷上台时，林永华和落雨雪都站起

来拍照。颁奖典礼结束后，很多获奖作者上台与
嘉宾合影，瞬间，舞台上人头攒动。冬大雷对林
永华和落雨雪说，我们到外面的签到处合个影
吧。他们来到外面，三个人轮流合影。

晚上吃完饭，落雨雪站起来正要往外走，冬大
雷走了过来，说：“这边空气真好，我们到外面走走
吧。”落雨雪正思量如何回答，看到林永华正和一个
诗友边聊边走过来，落雨雪心中一动，朝林永华招
手道：“永华，过来。”林永华听到落雨雪的声音，朝
着这边走了过来。等林永华走近时，落雨雪说：“冬
大雷提议我们三人一起散步，走吧。”

他们选择清静的一条小路漫步，走着走着，到
了一个公园，树影婆娑，花香沁人心脾，三人齐声赞
叹这情这景。林永华感慨道：“有文友把笔会经历比
喻成谈恋爱，把笔会第一天相互认识比喻成相亲，
第二天的相处大家进入热恋期，第三天差不多要散
会了又有如失恋。唉，我们才刚刚认识，明天又要各
奔东西了，这短暂的相聚啊。”落雨雪触景生情，感

叹道：“就是就是，唉，时间过得太快了，值
得珍惜的太多了。”冬大雷抿嘴微笑，没说
话。林永华故作轻松，说：“我们别伤感了，
以后我们都好好写，多写多发，争取能再一
次相聚。”

三人继续往前走，不知不觉走进一条
小路，路边树木丛生，路灯昏暗，路上不见
一个人影。落雨雪心生胆怯，驻足，对两
人说：“这条路让人害怕，我们回头吧。”冬
大雷和林永华相视笑了笑，没说什么，他
们转身，朝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回到酒店时，已经十二点多了。冬大雷
和林永华同路，两人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多
的机票。落雨雪对他们说：“那我明天就不

送你们了，祝你们一路顺风。”算是对他们的告别。
落雨雪进到房间，刚走进卫生间要洗澡时，门

铃声响了起来。落雨雪猜想是冬大雷。果然，落雨
雪一打开门，冬大雷就径自走了进来，顺势坐在房
间梳妆台前的椅子上，说：“明天咱们就要分开了，
让我和你聊聊吧。”落雨雪不好意思拒绝，却在走进
房间时，顺势把房门打开。冬大雷善于找话题，总
能找到聊天内容。最后，冬大雷话题一转，眼睛直
视着落雨雪，说：“落雨雪，我喜欢你。”

落雨雪的脸瞬间红了起来，她早就感受到了
冬大雷对她的别样热情。落雨雪笑了笑，并不正
面回应冬大雷，却对冬大雷下了逐客令：“不早
了，我们明天都要早起，早点休息吧。”

冬大雷无奈，从椅子上站起来。落雨雪正打
算送冬大雷，冬大雷靠近落雨雪，说：“让我抱下
你吧。”说完，冬大雷一把将落雨雪揽进怀里：“我
走了，期待再一次重逢。”落雨雪原本毫无思绪，
被冬大雷这么一说，忽然觉得鼻子一酸。

第二天，落雨雪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她看
了下时间，此时的冬大雷和林永华应该到机场
了。她给林永华发了微信：“登机了吗？”信息刚
发出去，“咚”一声，是冬大雷发来的微信：“正过
安检。想念。”落雨雪回：“一路顺风。”这时，林永
华信息也来了：“正过安检。”落雨雪想象冬大雷
和林永华，各自拿着手机给她发微信的样子。

想到自己也要去车站了，落雨雪赶紧洗漱，
收拾行李，然后的士、大巴、地铁、动车，沿着来时
的路，回家。

四

落雨雪重新回到按部就班的日子里。在外
的几天，处在浓厚的诗歌氛围中，大家似乎都成
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谈论的是诗歌、接触的
是诗人，连空气中都飘荡着曼妙的诗句，就连睡
梦中都在构思诗句。落雨雪忽然从这么理想化
的状态回到现实生活，回到一日三餐，回到柴米
油盐的生活中，恍惚中竟难以适应。

冬大雷到家后，在微信上给落雨雪讲了一个
故事：上大学时，他喜欢上一个学姐，并向学姐表
白，学姐却因为年龄大他几岁而不愿接受，很长
一段时间，他都处于单相思中无法自拔，甚至觉
得生活了无生趣，每天浑浑噩噩过日子，一直到
有了家庭，他才从这份单相思中解脱出来。这
次，在落雨雪身上，他看到了有如学姐一般的气
质，大学时代那份至真至纯的情感重新萌发，他
内心的情感被重新点燃，几天的相处，他很后悔
没把握时机。落雨雪看完，笑了笑，回复道：“不
可否认，时间如果倒退十年让我碰到你，你说你
喜欢我，我可能会考虑，可是现在，在我们之间，
是不会有‘如果’的，请你收回这份美好吧。”

落雨雪回复后，在想自己是不是太残忍了，
至少她应该珍惜冬大雷对她的这份情感吧？正
在她忐忑不安的时候，冬大雷回复了，说他其实
只是和落雨雪开了个玩笑，他心里并没这么丰厚
的情感，要落雨雪别介意。

一个女人被别人爱慕，说明这个女人在某个
方面有让人赏识的地方，她虽然不能与冬大雷有
暧昧往来，但冬大雷对她的表白，她依然很珍惜，
对冬大雷亦尚存有一份美好。没想到冬大雷却
是这么一只蜗牛，掩藏自己的内心，触须一旦被
触碰，立马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甚至掩饰其内
心世界。落雨雪在心里有点看不起冬大雷，她对
冬大雷的行为嗤之以鼻：一个男人，说出的话居
然反反复复、随意更改，这边才信誓旦旦如何喜
欢一个人，那边遇到小风小浪就赶紧见风使舵。

落雨雪把冬大雷对她的想入非非，扼杀在摇
篮里，让其没有生根发芽的机会，却又时常想起林
永华。是的，林永华给她留下的印象太过美好了。
老公蒋彬彬不懂浪漫，不会甜言蜜语，结婚这么多
年，每天日复一日过着平淡的生活，落雨雪感到自
己丰富的情感世界，早干枯成了一片沙漠。

而林永华带给她的，是怦然心动的激情，是

多姿多彩的爱恋滋味。在她心里，林永华是一个
有韵味的男人，她从内心深处渴盼能和林永华谈
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林永华应该知道她对他的
好感，却从不轻易去触碰，也不乘人之危，而这反
而加深了落雨雪对他的好感。这之后，落雨雪偶
尔在微信上和林永华联系，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
聊着，说着一些客套话。

五

落雨雪的生活又恢复到了以往的状态，工作
之余，落雨雪依然写诗、投稿，偶尔看到诗歌大
赛，她也会投稿，但都是泥牛入海，所幸，她从来
也没抱任何希望。

某日，许久没联系的冬大雷，给落雨雪发来
一个链接，并发来一个祝贺的表情，落雨雪打开
链接，发现自己的诗歌又获奖了，同时，她也看到
冬大雷和林永华的名字，正在惊讶时，冬大雷已
把她拉进一个群，群里只有她、冬大雷和林永华，
三个人在群里互相祝贺。冬大雷说：“林永华，记
得当初我们分别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以后我
们都好好写，多写多发，争取能再一次相聚’，没
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要相聚了，真好。”林永华
说：“是呀，到时我们又可以喝酒玩骰子了。”

落雨雪同样感到欣喜，日子虽然如昨，她的
内心却多了份念想。这之前，她也想过，这辈子
是否有再和林永华见面的机会，虽然现如今交通
便利，要见一个人并不难，但是，要迈出那一步却
是何其艰难。何况，林永华也并没有和她见面的
想法，她就不自作多情了吧。

面对主办方的邀请，落雨雪毫不犹豫地答应
了，且迫不及待地收拾好行李奔往目的地。这么
长时间没见面，不知道林永华变了吗？还有，冬
大雷，虽然她不想见他，但是有林永华在，有什么
好担心的呢？

落雨雪一路奔波，当天下午三点，落雨雪到
了目的地，在酒店前台登记的时候，落雨雪左顾右
盼，希望能看到林永华或冬大雷的身影，她在签到
时，看到陆陆续续有各地的诗人走了进来。登记
完后，落雨雪坐在大堂的沙发上，心不在焉地刷着
手机，眼睛却不时抬头看着酒店大门，心里想着见
到林永华或冬大雷的时候，说些什么好呢？

时间缓缓地流淌着，落雨雪坐立不安，她几次打
开微信，想看看冬大雷或林永华有没有给她发消息，
可是，什么也没有，落雨雪几次想在群里问他们，想
说的话已写好了，犹豫之间，又删了，她就这样呆呆
地坐着，等待着。

或许是看她坐在那边有点久了，工作人员脚步
轻盈地走了过来，说：“小姐，请问您是在等人吗？”
“不是，哦，是。”
“请问您等谁呢？”
“等两个朋友，他们也是获奖者。”
“请问您是在等冬大雷和林永华先生吗？”
“是的，你怎么知道？”
“是这样的，两位先生上午就打来电话，说临时

有事，他们不来参加颁奖典礼了。”
“……”
落雨雪感到一颗心坠入深渊，她呆呆地站了起

来，拉起行李箱，僵硬地回到客房。
几个月后的一天，林永华给落雨雪发来微信，两

人先是不咸不淡地聊了几句，却心照不宣地不提颁奖
典礼的事，然后，林永华说他受人之托帮忙组稿，让落
雨雪有作品可以投给他。落雨雪心里还在赌气，本想
不投，但又自言自语地为自己开脱：投呀，干吗不投
呢？落雨雪果真投了，林永华也果真帮她发了。为了
表示感谢，落雨雪给林永华寄了些家乡特产。

这之后，落雨雪再也不给林永华投稿了，她偶尔
打开相册，找出之前和林永华的合影，看着看着，就
陷入了沉思。

时间慢慢流淌，过了一年又一年。岁月终究可
以冲走包括情感在内的许多东西，林永华的身影在
落雨雪的心里变得越来越模糊。

今年春节，落雨雪忽然想起林永华，她打开之前
和林永华的微信聊天记录，只有简单的这样几行字：

2022年，落雨雪：“祝林兄及家人新春快乐！大
吉大利。”林永华：“祝新春快乐，虎年大吉！”

2023年，落雨雪：“祝林兄新年快乐！阖家幸
福！”林永华：“祝兔年快乐平安，万事顺意！”

2024年，落雨雪：“祝林兄新年快乐！阖家幸
福！万事如意！”林永华：“金龙贺岁迎新春，恭祝您
和家人新春快乐、吉祥如意、阖家幸福、龙年大吉。”

落雨雪看着看着，不禁笑了，她想，其实，这样也
挺好的。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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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苏丽梅

红灯笼里的中国年
邢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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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写信说，春节过年他就回来了。
我已经三年没有见到父母了，对父母的思

念只能从他寄的照片中体会，照片传递着我和
父母的相思。今年过年，父母就要回来了，我
和妹妹乐开了花。虽然田里的冰还没有融化，
草上的霜还开得灿烂，但今年的年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温暖！

父亲提着两口大木箱子，背上背着一个洗
得有点变色的大包。母亲跟在父亲的后面，背
上也是背着一个大包，手里提着两个红色的胶
桶。婆婆看到父母归来，一边忙着替他们接行
李，一边对我和妹妹说，快喊爸爸、妈妈。“爸
爸、妈妈”这两个词语从我喉咙里机械地发出，
爸妈拉着我的小手，摸着我的头。

妹妹哭了。哭什么呀！来笑一个，妈妈打趣
地说。妹妹便又呵呵地笑了起来。

那年，我十岁，妹妹八岁。我们团聚在一起，
父母温暖的怀抱，让我感觉不到料峭的春寒，这
久违的相拥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新年礼物。

大年三十儿，父亲在屋檐下挂起两个红灯
笼，都是他自己做的，中间用竹竿固定，四周将竹
片弯曲，表面糊上红纸，在红纸上写着一个倒着
的“福”字，再用丝线在灯笼下做成流苏，流苏轻抚
着冷风，传递着春的气息。

我望着这两个红灯笼，这就是新年，我心里与众
不同的新年。从此，我家每年春节都会挂上红灯笼。

如今，我也和父亲一样，成了漂泊的游子，每年
只能回老家住上几天，寻找曾经的年味。父亲在屋
檐下挂了一排绸布做的红灯笼，上面绣着各种各样
吉祥的图案，里面的彩灯变换着五彩斑斓的灯光。
每家门前都有一盏或者几盏这样的灯笼，仿

佛是对出门在外的游子归家的召唤。
过年只有陪在亲人身边，年味儿才不会变味儿。
此刻，儿子手里正提着一盏红灯笼，在院坝里

跑来跑去。我也会像父亲那样，成了守在大门边
的灯笼，等着年的到来。


